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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正如蝴蝶翅膀上的鮮艷花紋，可以是人類繪畫的靈感泉源，因
此我並不只是要找回原住民的藝術文化，而是希望自身的族群文
化，也能像蝴蝶一樣，進入到各個不同的族群生活中，被採納、
被引用，對所有的文化都有所貢獻。」

關於撒古流，即使不知其人、未謀其面，也能從媒體上、網路上

廣泛的報導、介紹中了解他的生平事蹟，形塑出一個文化英雄的

輪廓：他出身於屏東三地門鄉的達瓦蘭部落，繼承了排灣族的「藝

匠」（Pulima）1血脈，笑稱自己打從娘胎開始便聽著雕刻刀敲打

的聲音出世；撒古流很早就投入了原住民運動，將恢復族群自覺、

文化再生的使命背在身上，他首先回到部落教導傳統手工藝的製

作（1979），後來更成立工作室投入雕刻、陶藝等人才的培訓

（1984），並陸續找回了傳統陶壺的製作技術（1981）、改良傳

統的石板屋建築（1991），也進行田野調查，研究排灣族的傳統

工藝，出版了《排灣族的裝飾藝術》（1993），推動「部落有教室」

計劃（1997）⋯⋯等「原運」也在撒古流與各個文化工作者的長期

投入、催化下，終於在 1990年後有了些許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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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文化的復甦百廢待興，從「姓名權」到母語教育的推動，從中

央部會到地方單位成立專職處理原住民事務的行政組織，以及原鄉部

落的種種問題，撒古流幾乎從沒缺席過，因此也使得他不僅活躍於文

化界、藝術圈，同時也因熟稔公共事務的規劃，成為了民間與政府溝

通的橋樑與諮詢的對象，他笑稱自己是在政府、企業集團之外、領個

人薪水的第三部門 (非營利組織 )。

當代原住民藝術的催生者

由於撒古流泰半輩子都致力於原住民文化上，也因此栽培了許多優秀

的藝文創作者，如古勒勒、希細勒、峨格、吾由、烏巴克、雷恩、達

給⋯⋯不管是直接教導或間接受到他的影響，今日在原鄉能看到形形

色色的個人工作坊林立，撒古流可說功不可沒。

撒古流很早就開始使用金屬媒材來表現原住民文化，這當初看似挑戰

傳統的舉動，現今也已是尋常的手法，「就像走山路，我們早期這批

人就是在鋪那棧道上的踏板，讓後人可以走得比較輕鬆。」然而他自

己並不刻意博得「創新」的美名馳騁在當代藝術場域，甚至他還努力

推銷「新一代」的原住民藝術家，認為他們的作品比起自己這輩還豐

富可觀。當然，這並不表示可以用「守舊」的標籤貼在撒古流身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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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上的問題是，「傳統」都不見了，又何來的「舊」可「守」？是

故，撒古流所面對的問題有二，一者是從漢化的社會中找回傳統部落

文化，二者是在這個追逐西化的潮流中突出族群文化的位階。

在這個以漢人思維為主體、以功利為本的環境下，原住民的文化很容

易被視為沒有實用價值的，也未必能獲得族人自身的認同，然而撒古

流卻本著對傳統文化的自信說道：「我從傳統文化中所得到的東西，

不僅是對排灣族有價值，而且還能被民族之外的民族所享用。」

撒古流指出，除非在原鄉部落及特定的原住民慶典場合，否則舉目望

去，原住民符碼在當代視覺文化中幾乎處於缺席的狀態。這並非原住

民沒有精緻的視覺文化，事實上從排灣族的蛇紋、動物紋、蝴蝶蚊、

太陽紋等等圖騰紋飾，早已將具體形象與抽象符號交相混融而發展出

豐富的面貌，也大異於現今流行市場中可見的視覺符碼，因此促使撒

古流著手為其建立資料圖庫，畢竟這些都是當代文化上的珍貴資產，

不單是歷史研究的材料，還可以提供給藝術創作、流行設計、甚至企

業去參考使用。

為當代刻劃傳統的變遷

「在很多人的嘴裡常常可以聽到我的名字，但我的作品產量其實並不

多！」撒古流如此說道，他自承有人以為他不做藝術了，或以為他是

個「述而不作」的藝術家，或以為他公共事務繁忙、文化活動雜多，

因此忽略了創作。實際上，雖然他不常發表作品、舉辦展覽，但卻

是每天都在創作，即使在採訪他的同時，他也正一筆一畫的描繪著各

式各樣的百步蛇紋，原來他一面整理傳統的圖騰符號，一方面進行延

伸、改造。他笑著說，未來還會將麥當勞紋、黨徽紋、十字架紋、

nike紋等融入傳統圖騰樣式裡，因為這些當代的文化符號也已是原住

民生活中的一部份了。

若從各個不同時期的媒體報導、展覽來看撒古流的創作，的確很難將

撒古流的創作歸類，也很容易產生誤會，陷入究竟該將他放在「傳統」

還是「現代」的二元思維上。我們很容易以為，撒古流是個以傳統工

藝創作為主的藝術家，畢竟他已在追溯傳統文化的再造工程中取得一

定的成績；或者將他單純的視為雕刻家、工藝家甚或畫家，如果這麼

看，確實會以為撒古流不再創作──假如他沒有發表雕刻或繪畫作品

的話，但也別忘了，撒古流於 2005年初才參與了在臺北當代藝術館

舉辦的《平行輸入──前駭客藝術》展，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是，在

他創作生涯中，鮮少出現在這樣的展覽場域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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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展覽中，他以自身童年的經驗創作〈會說話的箱子〉，這件作

品結合裝置物件、錄像與觀眾的互動。有趣的是，觀眾在欣賞完他拍

攝的影片後，須留下自認為有價值的物品，作為一種交換，正如在他

小時候，家裡買了全村第一台電視機時，村裡的人需用「以物易物」

的方式到他們家看電視一樣。

我們可以發現，撒古流的創作傾向於敘事性，題材來自於文化經驗的

追認，在內容中則傳達一份時代變遷的感慨，譬如在〈過河，回家的

路上〉（2003）、〈一斗米三十六元─不再是以物易物的年代〉（2003）

等以「光源」下的活動作為敘事主軸的系列素描作品裡，畫面上的火

把、燭光、電燈、太陽等不僅是視覺的焦點，也因著這些不同的光源

展開既懷舊又帶有童稚的故事；另外，在技法上，我們可以看到畫面

上的光線並非放射狀的，也不具有速度感，而是以規律、細膩的短筆

觸，如同心圓般層層疊疊向外鋪上越來越厚重的炭粉，光線的效果也

就在堆砌的筆觸中緩緩浮現，予人一種幽靜、凝滯的感覺。我們可以

想見，撒古流在已勾勒好的圖像上仔細的重覆機械般的動作以製造出

光影環繞的感覺，與此同時也隨著筆跡反覆的瀏覽畫面，彷彿要烙印

下一個難以在心底磨滅的意象。

撒古流後來停止了這系列的繪畫創作，因為他旨在探討光源下所開展

的活動，但當他將焦點轉移到不被光源投射到的領地時，湧現其他懸

而未決的議題，他決定暫時停筆。

有機的藝術

實際上，這僅是近年來撒古流在眾多媒材中的創作面向之一，但更需指

出的是，他並非以媒材作為創作的出發點，其重點在於創作的意義本

身。撒古流認為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就是要不談市場、不計代價、什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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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做、親身投入，也因此並沒有只作為「雕刻家」或「畫家」的撒古流，

他自言道：「這是土地的、森林的藝術，也就是有機的藝術！」

我們可以說，撒古流關心的是「場域」的問題，正如他之前思索光源

底下的活動，便是因為有光，由此產生了相關活動，集結在這個場所、

這個時刻。因此對撒古流而言，從具體的空間到人文環境，藝術創作

可以是一間咖啡館、一間教室，更是經營一塊好山好水的土地、一個

理想的部落。撒古流認為，創作有如一棵樹，很多人只在乎樹結的果

子甜不甜、好不好看，但除此之外，更應深入樹根，關心這棵樹的生

長環境、它的土壤、養份是否充足，這正是為何撒古流花了許多時間

在營造一個理想的創作環境、發展良性的循環機制，如「部落有教室」

與「菁英回流」運動等等，他強調的是人與環境的互動，而不只是雕

刻刀的說話方式。

也因此，對撒古流來說，「造形」只是藝術創作的一部份，所以近幾

年的作品，更強調觀念性的表達。他認為，要讓人感動，未必要侷限

於雕刻，若說一句話就能讓人感動，也是一種藝術。

其實，撒古流的談吐也真可稱得上是一位「格言家」，常語出幽默又

饒富深意，雖自稱未接觸藝術理論，然而見解獨到又與當代藝術思潮

不謀而合。當然，撒古流並非宣稱自己以說話行為當作藝術表現，而

是勤跑各地演講，傳達他的理念、思想，因為他深刻的體認到，用雕

刻刀雕出一件技藝精湛的作品並不難，但要使人們覺得拿起雕刻刀是

一件有意義的事，卻不是那麼簡單，這也是為何他將自己放在思想啟

蒙的位置上，希望能點燃更多火苗，釋放自己的熱情在藝術文化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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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疆界的思維

撒古流感嘆，原住民藝術彷彿僅是人類學家的戰場，但對其藝術表

現，卻很少受到當代藝術領域的青睞；另一方面，為了供應市場需求，

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已物慾化，而靈魂的部份並沒有跟進，也就是在

文化創意產業大張旗鼓的推銷原住民文化形象的背後，尚缺乏教育

的深化。這也是為何撒古流放棄純粹的造形創作，轉向一個研究式

的、考古式的藝術家之故。

由於撒古流多年來累積了不少文化運動的經驗，常能對問題提出深

刻的觀察，也因為累積的名聲，使他悠遊在兩岸三地的政府與民間

活動中，然而撒古流並不單把自己擺在排灣族上、部落上，更以文

化人的角度超脫在國族意識的論爭之外；與他創作相呼應的，即是

一份不受限於媒材的無疆界思維。

然而，身懷使命感的人，是不容易感到自由的。在撒古流眼裡，彷

彿有張歷史的藍本，裡面清楚的標示著他應在某個時刻上擔任什麼

樣的角色，正因為撒古流總為自己擬定了現階段的任務，也使得他

不能輕易容許自己離開應有的崗位。看來，撒古流勢必得懷抱這份

禁錮感作為追求無疆界理想的代價。當然，我們常常看到藝術家可

以在任何環境下忍受創作的孤寂，卻很少聽過有人會滿足於現有的

自由。難怪撒古流說，他正在尋找新的工作室地點，那裡必須要有

遼闊的視野，是山、是海，都無所謂。

 * 在部落裡世代相傳的身份，舉凡部落裡的建築、雕刻、生活用具、工藝等無
所不包，魯凱族稱為「Dara zega zega」，排灣族則稱為「Pulima」，意指很多
手的人。


